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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雨
希
的
短
篇
小
說
集
︽
隱
物
：

T
he
U
ntold

Lie

︾
裡
有
一
篇
︿
紅
色

城
市
﹀，
講
述
一
段
曼
谷
之
旅
，
遇

上
﹁
紅
衫
軍
﹂
示
威
，
四
個
來
自
不

同
國
度
的
旅
人
︵
兩
個
亞
洲
人
和
兩
個
歐

洲
人
，
疑
是
一
段
後
殖
民
簡
史
︶
悶
在
旅

館
裡
，
只
好
在
露
台
上
喝
酒
，
各
自
表
述

自
己
跟
﹁
紅
色
城
市
﹂
相
涉
或
不
一
定
相

涉
的
故
事
。

敘
事
者
﹁
我
﹂
來
自
香
港
，
前
赴
曼
谷

是
為
了
學
泰
拳—

—

﹁
我
﹂
看
到
朋
友

︵
曾
經
背
叛
﹁
我
﹂
而
被
﹁
我
﹂
詛
咒
的

雲
卿
︶
的
博
客
：
﹁
有
一
幅
是
她
在
曼
谷

Ingram
G
ym

裡
學
泰
拳
的
照
片
，
她
的
頭

髮
剪
得
短
短
的
，
頭
戴
吉
祥
環
，
臂
上
綁

了
手
繩
，
戴
㠥
拳
套
。
她
好
像
有
些
什
麼

不
一
樣
了
，
人
看
上
去
很
快
樂⋯

⋯

﹂

﹁
那
時
我
正
處
於
一
些
解
決
不
到
的
事
情

之
中
，
我
看
㠥
照
片
，
突
然
像
被
魔
力
召

喚
，
覺
得
自
己
應
該
到
曼
谷
來
學
泰
拳⋯

⋯

﹂﹁
我
﹂
剛
好
處
於
月
事
，
對
血
的
紅
與

革
命
的
紅
因
而
有
許
多
想
像
與
體
會
，
一

一
都
穿
插
於
四
個
旅
人
的
故
事
之
間
，
將

本
來
已
經
染
紅
了
的
故
事
染
得
更
紅
。
台

灣
中
年
女
人
是
第
一
次
﹁
出
國
﹂
見
識
世

面
，
可
她
不
怕
示
威
，
因
為
﹁
百
萬
民
眾

倒
扁
運
動
時
我
們
也
一
樣
全
家
穿
紅
色
衣

服
去
支
持
﹂，
她
的
故
事
很
簡
短
：
﹁
戒

嚴
時
期
，
我
有
一
位
阿
姨
坐
過
牢
，
但
我

並
不
肯
定
，
因
為
除
了
小
時
候
聽
過
的
隻

言
片
語
之
外
，
幾
十
年
來
大
家
都
沒
有
再

提
。
前
幾
年
我
去
看
她
，
她
已
經
六
十
多

歲
了
，
和
一
般
阿
㞈
沒
有
分
別
，
那
天
她

在
洗
㠥
一
條
毛
巾
，
突
然
就
跟
我
說
：

﹃
那
時
我
的
經
血
流
到
整
腳
都
是
，
監
獄

的
人
也
不
給
我
一
條
毛
巾
。
﹄﹂

這
一
段
似
乎
是
對
﹁
我
﹂
的
月
事
的
呼

應
，
同
時
也
可
以
解
讀
為
對
殖
民
史
︵
亞

洲
與
歐
洲
的
殖
民
聯
想
︶
的
呼
應
。
英
國

老
男
人
來
到
中
南
半
島
，
是
為
了
尋
找
夢

想
與
新
生
。
他
找
到
了
：
﹁
她
才
十
五

歲
，
就
在
我
買
到
那
份
報
紙
的
小
店
對
岸

⋯
⋯

我
像
變
回
一
個
小
伙
子
般
，
追
求

她
，
開
始
我
全
新
的
人
生
，
每
天
都
有
所

盼
望
的
全
新
生
活
。
﹂
老
男
人
從
銀
包
掏

出
照
片
：
﹁
照
片
上
的
女
子
是
昂
山
素

姬
，
正
是
她
風
華
正
茂
的
時
候⋯

⋯

﹂

來
自
加
泰
隆
尼
亞
的
歷
史
學
家
說
：

﹁
意
大
利
統
一
運
動
時
，
加
里
波
底
的
志

願
軍
也
是
紅
衫
軍
。
﹂
他
一
再
強
調
自
己

不
是
西
班
牙
人
，
說
了
一
個
詛
咒
的
故

事
：
﹁
二
百
多
年
前
，
當
時
泰
國
是
吞
武

里
王
朝
，
國
王
是
有
華
裔
血
統
的
鄭
信
大

王⋯
⋯

﹂
加
泰
隆
尼
亞
的
歷
史
學
家
說
，

卻
克
里
將
軍
發
動
政
變
，
推
翻
鄭
信
大

王
：
﹁
據
說
遭
到
軟
禁
的
鄭
信
大
王
被
處

死
前
曾
含
悲
詛
咒
，
﹃
奪
我
王
位
者
不
會

超
過
九
代
﹄。
而
目
前
的
泰
王
剛
好
是
第

九
代
，
而
且
紅
衫
軍
所
支
持
的
前
總
理
他

信
，
正
正
就
是
華
人
血
統
，
名
字
羅
馬
拼

音T
aksin

，
鄭
信
大
王
的
羅
馬
拼
音
也
是

T
aksin

，
他
們
說
，
他
信
就
是
鄭
信
大
王

轉
世
，
現
在
要
來
推
翻
卻
克
里
王
朝
。
﹂

四
個
來
自
不
同
國
度
的
旅
人
各
懷
心

事
。
故
事
說
完
了
，
便
決
定
一
起
出
去
走

走
，
他
們
穿
越
紅
衫
軍
的
陣
地
，
如
同
走

出
紅
海
：
﹁
轉
彎
後
竟
是
另
一
番
景
象
，

街
上
全
是
拿
㠥
水
槍
、
水
管
互
相
噴
射
的

人
，
還
有
從
店
裡
搬
出
來
的
喇
叭
，
好
幾

個
人
圍
㠥
喇
叭
扭
動
身
體
，
整
條
沸
騰
而

潮
濕
的
街
道
就
像
一
個
嘉
年
華
。
我
和
台

灣
女
人
都
給
射
得
渾
身
濕
透
了
﹂，
﹁
於

是
我
歡
快
地
跳
起
舞
來
，
在
如
同
天
浴
的

清
水
之
流
裡
，
和
漸
漸
收
斂
的
陽
光
裡
，

扭
動
身
體
，
並
且
嘗
試
感
受
和
了
解
我
的

身
體
，
解
開
血
的
咒
語
﹂。

在
我
看
來
，
︿
紅
色
城
市
﹀
可
能
是
這

本
小
說
集
裡
野
心
最
大
的
一
篇
，
好
在
結

尾
忽
爾
豁
然
開
朗
，
恰
到
好
處
地
以
詩
化

的
身
體
想
像
解
放
纏
結
的
殖
民
聯
想
、
政

治
血
咒
找
到
某
種
暫
時
出
路
，
那
才
舒
放

了
四
個
旅
人
躲
在
旅
館
露
台
上
喝
酒
遠
觀

的
悶
局
。

既
然
杭
州
是
一
個
宜
居
城
市
，
房
地

產
將
會
十
分
紅
火
。
我
們
在
杭
州
時
，

正
舉
行
一
個
房
屋
展
銷
會
。
報
上
大
幅

的
廣
告
，
推
銷
各
類
豪
宅
。
據
友
人
相

告
，
杭
州
也
有
一
平
方
英
尺
上
萬
元
的
豪

宅
。
當
然
，
一
般
的
住
宅
便
沒
有
香
港
般
的

貴
，
頂
多
是
千
把
元
一
英
尺
而
已
。

買
樓
不
易
，
但
徵
婚
不
絕
。
在
現
代
自
由

戀
愛
的
社
會
，
竟
靠
徵
婚
廣
告
來
物
色
對

象
，
也
是
當
今
中
國
社
會
奇
觀
。
看
杭
州
報

紙
，
一
版
版
的
徵
婚
廣
告
，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還

有
﹁
中
國
紅
娘
網
﹂，
說
是
﹁
上
市
公

司
背
景
，
品
牌
享
譽
國
際
﹂，
﹁
浙
江
大
學

M
B
A

導
師
總
裁
親
自
掛
帥
，
十
餘
年
婚
戀
業

資
深
專
家
領
軍
﹂。
廣
告
的
離
奇
怪
狀
，
堪

稱
都
市
一
景
。

請
看
下
列
的
四
則
廣
告
。

三
十
一
歲
離
婚
女
性
，
女
兒
三
歲
，
有
房

兩
套
，
如
出
水
芙
蓉
般
清
秀
可
人
，
只
找
個

寬
容
體
貼
，
真
心
真
意
對
女
兒
好
的
人
，
其

他
都
不
重
要
，
沒
房
可
入
住
女
方
。

女
，
三
十
四
歲
，
身
高
一
米
六
，
博
士
學

歷
，
高
校
教
師
。
有
房
有
車
，
離
異
帶
孩
，

端
莊
溫
婉
、
韻
味
獨
具
。
為
人
親
和
好
相

處
，
誠
尋
談
得
來
的
男
士
，
再
建
家
庭
。

男
，
三
十
一
歲
，
一
點
七
六
米
，
未
婚
，

名
牌
大
學
畢
業
，
司
法
系
統
公
務
員
。
有
車

有
房
，
正
直
可
靠
，
綜
合
能
力
強
，
受
領
導

器
重
，
希
望
牽
手
善
良
體
貼
的
女
孩
。

男
，
五
十
四
歲
，
離
異
未
育
，
自
營
三
家

企
業
集
團
董
事
長
。
雅
宅
名
車
，
他
有
慈
善

心
，
無
私
資
助
失
學
兒
童
十
數
年
如
一
日
。

希
望
結
織
﹁
不
舞
不
麻
﹂
的
女
士
，
地
區
經

濟
不
限
。

這
裡
有
男
有
女
，
有
房
有
車
，
經
濟
條
件

可
謂
十
分
優
厚
。
如
何
要
靠
刊
登
廣
告
徵

婚
，
實
在
令
人
不
解
。
其
中
有
無
欺
騙
成

份
，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

之
前
閱
報
曾
見
某
市
有
徵
婚
集
市
，
像
趁

墟
一
樣
，
是
否
能
撮
合
姻
緣
，
也
不
得
而

知
。
現
代
社
會
到
了
資
訊
如
此
發
達
的
時

代
，
還
要
靠
廣
告
招
親
，
但
﹁
有
房
有

車
﹂，
實
在
有
無
比
吸
引
力
。

知
否
世
事
常
變
，
變
幻
原
是

永
㞫⋯

⋯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前
總
裁
卡
恩
被
控
性
侵
犯
一

案
，
過
去
的
周
末
因
為
受
害
人

的
誠
信
出
現
問
題
，
事
件
戲
劇
性
告
一

段
落
，
卡
恩
獲
解
除
家
居
軟
禁
。
法
國

一
項
最
新
民
調
顯
示
，
約
有
半
數
民
眾

希
望
卡
恩
重
返
法
國
政
壇
。
問
題
當
然

不
會
像
表
面
看
的
那
般
簡
單
，
刑
事
控

罪
被
撤
銷
並
不
代
表
民
事
訴
訟
冇
手

尾
，
卡
恩
要
回
到
法
國
政
壇
，
還
要
有

一
條
好
長
的
路
要
走
。

法
國
巴
黎
人
報
訪
問
了
近
千
名
成
年

人
。
四
成
九
的
受
訪
者
支
持
卡
恩
復
出

政
壇
。
假
如
是
另
類
議
題
，
四
成
九
的

支
持
率
不
算
低
，
但
因
為
涉
及
道
德
與

對
伴
侶
的
忠
誠
，
四
成
九
的
支
持
並
非

必
勝
的
把
握
，
所
謂
自
己
知
自
己
事
，

儘
管
法
國
人
對
男
女
關
係
比
較
開
放
，

但
四
成
九
的
支
持
當
中
自
然
包
括
部
分

女
性
票
，
卡
恩
並
非
靚
仔
有
型
，
能
否

藉
㠥
不
及
半
數
的
支
持
重
新
走
上
政

壇
，
重
新
開
創
一
番
事
業
不
無
疑
問
。

參
與
政
治
大
抵
與
其
它
事
業
相
同
，

要
靠
運
氣
。
有
可
能
時
來
風
送
滕
王

閣
，
亦
可
能
是
屋
漏
更
兼
連
夜
雨
，
行

船
偏
遇
對
頭
風
，
時
不
我
與
又
有
甚
麼

辦
法
？
但
有
人
設
局
，
起
碼
也
要
卡
恩

半
推
半
就
方
可
成
事
，
所
謂
﹁
牛
唔
飲

水
﹂，
卡
恩
的
責
任
無
論
如
何
不
能
推

卸
。
怎
可
能
當
作
若
無
其
事
再
輕
身
上

路
？
四
成
九
的
市
民
支
持
，
以
不
足
保

證
讓
卡
恩
再
重
新
上
路
。
那
卡
恩
該
是

藉
機
退
下
來
豹
隱
江
湖
，
還
是
伺
機
捲

土
重
來
？

常
說
運
氣
好
就
是
無
敵
，
卡
恩
的
政

治
前
途
也
許
是
到
此
就
該
劃
上
個
句

號
。
果
真
如
此
，
不
如
借
此
機
會
退
下

來
，
重
修
與
伴
侶
之
間
的
關
係
。
畢
竟

事
業
並
非
一
生
追
求
的
目
標
所
在
。
正

如
很
多
人
都
認
為
，
當
末
日
審
判
來

臨
，
第
一
時
間
想
起
的
必
然
是
家
人
而

非
事
業
，
對
吧
？

馬
㠒
珠
︵Ivy

︶
的
﹁
靜
物
與
海
浪
﹂

展
覽
完
結
了
，
當
天
的
討
論
不
錯
。

在
此
再
補
充
談
談
。

我
以
蘭
花
為
主
要
例
子
，
說
明
意

象
有
封
閉
性
，
但
也
有
開
放
性
。
南
宋
趙

孟
堅
筆
下
的
︽
墨
蘭
圖
卷
︾，
是
君
子
的
蘭

花
，
畫
出
清
雅
淡
泊
，
至
元
代
鄭
思
肖
筆

下
的
︽
墨
蘭
圖
卷
︾，
卻
是
政
治
的
蘭
花
，

很
枯
淡
，
無
根
無
土
，
寄
託
了
外
族
統
治

下
文
人
的
一
份
悲
情
。
明
代
女
畫
家
馬
守

真
的
︽
蘭
竹
圖
軸
︾，
用
雙
勾
畫
蘭
，
動
態

生
姿
，
是
活
潑
的
蘭
花
，
至
清
代
揚
州
八

怪
之
一
李
方
膺
的
︽
盆
蘭
圖
軸
︾，
筆
墨
酣

暢
，
寫
意
地
畫
家
居
之
蘭
，
是
個
性
化
的

蘭
花
。
而
到
了
民
國
導
演
費
穆
的
︽
小
城

之
春
︾，
片
中
蘭
花
空
鏡
寄
託
了
婦
人
對
舊

友
的
一
份
依
戀
，
對
照
影
片
強
調
﹁
發
乎

情
，
止
乎
禮
義
﹂︵︽
詩
大
序
︾︶
的
規
範
，

蘭
既
是
代
表
君
子
之
義
，
也
可
代
表
婦
人

之
情
，
饒
富
意
思
。Ivy

的
動
畫
︽
微
風
︾

則
比
較
傾
向
後
者
，
動
態
中
帶
活
潑
，
隨

風
輕
輕
搖
擺
︵
風
動
還
是
心
動
？
︶，
當

然
，
一
靜
一
動
又
回
歸
常
態
，
又
似
是
君

子
的
一
種
內
心
壓
抑
。

﹁
靜
物
與
海
浪
﹂
中
的
幾
份
作
品
，
取
材

自
小
津
安
二
郎
、
費
穆
、
森
田
芳
光
的
電

影
，
前
二
者
都
別
具
東
方
精
神
，
關
注
倫

理
秩
序
，
也
深
感
現
代
世
界
的
脅
迫
，
至

於
森
田
芳
光
的
電
影
︽
其
後
︾，
改
編
自
日

本
近
代
作
家
夏
目
漱
石
的
小
說
，
小
說
的

主
角
代
助
其
實
處
於
東
與
西
、
新
與
舊
之

間
的
中
心
點
，
個
人
追
求
自
由
但
無
力
反

叛
，
家
庭
仍
佔
上
風
但
也
快
將
崩
解
。Ivy

選
取
的
電
影
文
本
已
見
一
條
東
方
的
傳
統

脈
絡
。
所
以
，
我
想
從
東
方
美
學
切
入Ivy

的
靜
物
畫
，
以
王
國
維
︽
人
間
詞
話
︾
的

﹁
有
我
﹂
與
﹁
無
我
﹂
對
照Ivy

藝
術
創
作
的

兩
個
階
段
：
﹁
有
我
之
境
，
以
我
觀
物
，

故
物
皆
㠥
我
之
色
彩
。
無
我
之
境
，
以
物

觀
物
，
故
不
知
何
者
為
我
，
何
者
為
物
。
﹂

過
去Ivy

比
較
有
我
在
，
現
在
趨
向
無
我
，

﹁
無
我
之
境
，
人
唯
於
靜
中
得
之
。
﹂
看Ivy

的
靜
物
畫
，
重
點
之
一
就
是
﹁
靜
﹂。

再談馬㠒珠的靜物與海浪

內
地
的
中
產
階
級
愈
來
愈
多
了
，
隨
㠥
財
富
的
積
累
，
他
們
起
碼

有
了
三
四
百
萬
的
財
產
，
如
果
早
年
買
了
房
屋
，
擁
有
三
四
套
一
百

平
米
的
房
子
，
就
更
加
富
有
了
。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
他
們
非
常
樂

意
在
海
外
投
資
，
使
自
己
的
資
產
增
值
。
因
為
他
們
看
到
了
不
少
海

歸
派
，
在
內
地
的
跨
國
企
業
工
作
，
工
資
相
當
可
觀
，
社
會
地
位
高
人
一

等
。於

是
，
他
覺
得
最
有
回
報
率
的
投
資
就
是
送
兒
子
出
國
留
學
，
動
輒
花

一
兩
百
萬
人
民
幣
，
為
自
己
的
兒
女
弄
一
兩
個
外
國
名
牌
大
學
的
碩
士
，

將
來
可
以
回
來
闖
蕩
江
湖
。
另
外
，
他
們
也
有
如
意
算
盤
，
就
是
兒
女
先

行
出
國
，
建
立
橋
頭
堡
，
熟
悉
外
國
情
況
，
然
後
舉
家
移
民
。

移
民
外
國
，
就
好
像
買
一
個
俱
樂
部
的
會
員
會
籍
，
可
享
用
俱
樂
部
的

所
有
設
施
，
有
關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法
律
制
度
、
福
利
制
度
、
治
安
秩
序
、

空
氣
清
新
程
度
、
大
學
教
育
制
度
，
都
好
像
俱
樂
部
的
設
施
一
樣
，
將
來

都
可
以
享
用
。
在
二
十
年
前
，
子
女
留
學
的
目
的
地
一
定
是
美
國
，
那
時

候
在
美
國
的
大
學
畢
業
後
，
很
容
易
找
到
工
作
，
並
且
容
易
入
籍
。
那
個

時
候
，
入
了
美
國
籍
的
中
國
人
，
好
像
中
了
六
合
彩
那
般
高
興
，
一
定
回

到
中
國
向
親
朋
戚
友
炫
耀
一
下
，
否
則
就
屬
錦
衣
夜
行
，
對
不
起
自
己
。

出
國
讀
書
既
然
是
投
資
項
目
，
不
同
時
候
就
有
不
同
的
行
情
。
到
了
今

天
，
情
況
起
了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變
化
。
內
地
的
人
都
認
為
到
美
國
留
學
最

不
划
算
，
他
們
內
部
有
一
個
出
國
讀
書
投
資
的
排
名
榜
，
從
末
尾
數
起
，

最
不
應
該
去
留
學
的
地
方
就
是
美
國
。
美
國
現
有
一
千
四
百
萬
人
失
業
，

大
學
裡
面
的
教
師
因
為
大
學
縮
皮
，
也
紛
紛
失
業
，
社
會
的
職
位
嚴
重
壓

縮
，
即
使
是
被
視
為
熱
門
的
電
腦
業
，
﹁
畢
業
即
失
業
﹂
的
大
有
人
在
。

經
濟
不
景
氣
，
很
多
大
公
司
裁
員
節
流
，
銀
行
、
顧
問
公
司
都
在
裁
員
，

資
訊
高
科
技
市
場
更
是
處
於
飽
和
狀
態
，
一
些
留
學
生
選
擇
推
遲
半
年
畢

業
，
或
者
被
迫
當
﹁
海
歸
﹂。
至
於
移
民
入
籍
，
美
國
已
經
差
不
多
關
上
大

門
，
更
重
要
的
是
，
即
使
入
了
籍
，
許
多
福
利
都
減
少
了
，
但
是
稅
收
卻

五
花
八
門
，
你
在
中
國
大
陸
有
股
票
、
或
者
房
產
，
或
者
有
退
休
金
的
收

入
，
一
律
要
徵
入
息
稅
，
或
增
值
稅
，
與
美
國
政
府
分
身
家
。

他
們
的
孩
子
入
大
學
挑
選
什
麼
科
目
，
也
相
當
關
鍵
，
凡
是
美
國
失
業

率
最
高
的
行
業
，
他
們
的
孩
子
都
不
會
選
這
些
科
目
。
同
樣
列
入
榜
尾
的

是
英
國
、
日
本
、
加
拿
大
、
德
國
，
稍
好
一
些
的
是
澳
洲
、
俄
羅
斯
，
最

好
是
荷
蘭
。
因
為
荷
蘭
的
企
業
不
少
都
在
外
國
設
有
分
支
機
構
，
需
要
中

國
人
幫
助
開
拓
生
意
。
不
少
跨
國
公
司
都
有
這
樣
的
經
驗
，
中
國
人
做
生

意
是
天
才
，
懂
得
許
多
旁
門
左
道
，
而
且
腦
筋
靈
活
，
勤
奮
搏
殺
，
這
是

外
國
僱
員
所
比
不
上
的
。

買什麼會籍最划算？

棣棣後來不好意思地告訴Bob，她說她在美國定
居了，這只是她家庭移民的一個開始。她肩

頭上還負擔㠥很多責任。她有三個姐姐，兩個妹妹
和一個弟弟還在家翹首盼望㠥也有可能移居美國。
那時我們國家還剛開放，很多家庭一家六口還住在
一個30多平米的水泥板樓裡，很多家庭甚至沒有電
視，冰箱，空調這樣基本的電器。
棣棣怎麼解釋都不能讓Bob一下子就明白為什麼

她的一家人都希望來美國。但Bob畢竟已是棣棣的
丈夫了，對妻子的拚命勞作，賺錢攢錢，他慢慢地
理解了。雖然他還不大理解舉家移民對棣棣家庭的
意義，但他開始為棣棣的大姐開具經濟擔保。然後
是二姐，大妹，二妹，三妹，以幾乎每年一個的速
度在辦理。
每位家人初來美國時，Bob都需要到機場去迎

接，接回，招待。但這個善良的Bob也有自己的原
則：每個來人，不論親疏，都只能在他們的家裡落
腳，過渡一個月，然後馬上就要搬出。「這是我的
極限，不能逾越。」
在把每個家裡人都移民到美國後，棣棣好像完成

了一項使命。她突然感覺自己無所事事了。姐妹們
都來了，他們的子女也陸續來了。像一個接待站的
家在大家都安定下來，生活走入正軌後，棣棣突然
感到自己不知該做什麼了。她仍然在工作，已在州
政府中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可是這個時
候，她發現這麼多年了，由於忙碌，對於Bob當初
和她結婚時提出的再不生育的這一要求她開始覺得
為什麼當時就接受了呢？這麼大的一件事，她當時
怎麼就沒加思索呢？
棣棣滯留在美國決定定居這裡她只有25歲，那才

是人生的開始時期，是女子的花期。她怎麼就牽手

大她二十多歲的Bob，眼都不
眨就決定了一輩子都不要孩
子？在生活慢慢走入正軌，在
美國棣棣完成了家人的移民，
她開始常常在午夜夢醒時，開
始思索她婚姻的前前後後。有
的時候在靜夜月光的照耀下看
到躺在身旁Bob慈祥的睡姿，
她覺得又熟悉又陌生。這就是
她選擇的生活嗎？（結婚時是否和Bob有約定？當
時沒有反對嗎？什麼時候開始後悔？）
後來生活漸漸穩定，棣棣也常常回國回家。很多

當年在酒店的朋友做了各大酒店的財務總監和總經
理，有些自己也開了酒店，最重要的他們都有了自
己的後代，聚會時很多孩子都加入到他們的聚會
中，他們開始好奇地問阿姨你在美國很習慣嗎？你
的孩子呢？你為什麼沒有要小孩？她笑笑，真不知
道回答什麼好。
在美國苦幹十五年後，她終於得到了一份州政府

的工作，是很多美國人也夢寐以求的職位。而在她
躊躇滿志地要開始新的職業生涯時，Bob退休了。
Bob是一個開朗樂觀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每周
他有四天都打網球，還有兩天去釣魚。他的生活豐
富多彩，可是他們兩人之間由於情趣各異，生活內
容也大不相同了，這宗跨國婚姻進入了觸礁期。她
開始一天強似一天地感覺到這個長久的婚姻因為孩
子的缺席而失去了重大的支點，這偌大的一所房子
總有撐不住的感覺。夜半再夢醒時，她沒有辦法再
安靜地去觀察身旁的Bob了，她開始下到樓下，坐
在餐桌旁在月光下沉思，後來發展到酗酒。
那一次Bob將她扛到床上，抱走自己的鋪蓋時，

棣棣知道她太過分了，已傷到Bob。可
是Bob從來都不提說任何與此事相關，
他們間如履薄冰地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
進入一個地帶，兩個人彼此都客氣極
了，但家庭中的一股凝重的空氣越集越
沉，壓得棣棣的心生痛。
後來棣棣認識了一位來自猶他州的

John，一位電腦程序工程師。他和她年
齡相仿，是棣棣去審計John的公司時認
識的。John對棣棣有一種一見鍾情，她
初次見到他時心就咚咚地跳，還伴隨㠥
一種衝動。棣棣在酒店工作時是當時酒
店中公認的美女，但她也是公認的一個
傳統女孩，沒有利用姿色做過任何非分
的事。她平生做的第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就是在酒店送她來美國實習，逾期不歸；她難過地
感到，背叛Bob也許是她生活中的第二項大不逆。
當年她遇見Bob時，是一種誠惶誠恐的感激。好

像在大海上漂搖無助時抓到了一葉扁舟，她覺得安
穩極了，盡了全力去抓住它。可是對於這個John，
她身體內部產生了一種原始的衝動，她覺得就是想
和他在一起。可是想到Bob時，她心裡內疚極了，
她覺得自己怎麼能那麼不道德。她覺得心裡有手在
抓撓。
在那一年的感恩節，Bob對棣棣說他聖誕節的時

候要和幾個朋友一起去加勒比海郵輪過，他說他覺
得和棣棣在一起的二十多年，他需要今年有一些新
意。
棣棣知道Bob也許會一個人去加勒比，但絕對不

會和朋友們一起，也許Bob就只去他在緬因州海邊
的小屋去躲一躲，這個時候了，他怎麼還能強打精
神在眾人面前作秀。棣棣太了解他了，和他一起過
了二十多年。他知道這個男人。
這一年的聖誕，Bob走了，棣棣抵住了John的誘

惑，在美定居二十二年後，她第一次將自己關在自
己的家裡，沒有丈夫的相陪，她獨自呆了三天，沒
有接一個電話，沒有接待一個朋友。外面的雪白茫

茫的，她很思念也許在加勒比海上的Bob，但她也
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他們以前的狀態中了。有時
候，棣棣會不由自主地揉她的太陽穴，她頭痛極
了。
Bob已經老了，而且他固執地堅守㠥他結婚時和

棣棣訂下的原則：不再生育。最後他們迎來了離
婚。和結婚時一樣沒有太大的起伏，還是由Bob提
出，棣棣接受。辦離婚手續就在他們辦結婚手續的
地方，二十二年了，一切照舊，甚至建築中的辦公
室和裡面服務的人都沒有變。只是棣棣感覺好像有
一個世紀那麼久了。
棣棣知道在今後沒有了Bob的日子裡，她會非常

想念他，他像一個長者，一個保護神一樣陪伴在她
的身旁已有二十多載了。
離婚後Bob住進了養老公寓。Bob告訴棣棣，「你

盡快要個孩子吧。有了孩子我也可以對周圍的朋友
就我們終結的婚姻有個好的交代。」這是他對離婚
唯一的一點抱怨，再沒說什麼。都到了這種地步，
他還維護㠥棣棣。
離婚後，棣棣開始了和John的正常戀愛dating，每

每在和John熱烈地見面後，結束後棣棣總是身不由
己地想回到有Bob的家裡，但她知道那已經是往事
了。
加州的陽光那麼明媚，住進老年公寓的Bob總會

在傍晚來臨以前坐在樹下的椅子上，那寬大的背在
落日的映照下那麼偉岸。棣棣已經走出Bob的生活
了，即使在今後的日子裡她怎樣地咀嚼和懷念從前
的生活，她知道邁出來了就再也不能回去。
她時常給Bob一個電話，總是未曾開口時就已哽

咽，而Bob永遠都是那樣爽朗，好像他的日子中充
滿了活動和笑聲，讓人感到豐盈。只有棣棣知道
Bob在他們共同生活過的二十多年日子中，即便在
遭遇最深重的打擊時，Bob都是這樣用響亮的笑聲
來化解一切的。
說到Bob，棣棣總是難掩她的傷感，單獨面對一

個朋友時，講起Bob時她還會不停地抹淚，那樣的
一種無奈。

曼谷之旅：紅色城市

有房有車來徵婚

葉　輝

客聚

到
威
尼
斯
出
席
視
覺
藝
術
雙
年
展
，

很
快
便
習
慣
了
水
都
的
渡
輪
交
通
。
這

陣
子
有
雷
暴
警
告
，
下
了
幾
陣
雨
以

後
，
海
面
有
點
波
濤
，
因
而
搖
晃
的
感

覺
到
上
岸
後
仍
在
持
續
。
人
們
說
威
尼
斯
的
威

力
在
她
的
繁
華
以
後
繼
續
瀰
漫
，
時
而
妖
魅
㠥

她
的
遊
人
。
但
我
還
是
實
際
一
點
，
覺
得
維
斯

康
堤
的
︽
魂
斷
威
尼
斯
︾，
其
實
是
一
股
暈
船

後
揮
之
不
去
的
浪
病
擴
張
而
已
。

這
次
到
訪
藝
術
雙
年
展
，
在
各
式
展
銷
以
外

還
加
添
了
兩
個
景
點
，
跟
藝
術
有
關
但
不
直

接
。
一
個
是
墳
場
島
，
在
水
站C

im
itero

岸
上

邊
；
一
個
是
麗
都L

ido
島
上
著
名
的E

xcelsior

酒
店
，
名
人
必
到
。
甫
到
墳
場
島
，
一
心
想
觀

看
天
主
教
墳
場
著
名
的
雕
塑
，
如
長
㠥
翅
膀
的

守
望
天
使
，
強
而
有
力
地
坐
守
㠥
被
寵
愛
者
的

墳
墓
。
失
望
，
卻
有
另
一
番
收
穫
。
墳
墓
的
歷

史
由
十
九
世
紀
到
廿
一
世
紀
都
有
，
從
生
卒
年

月
到
墓
碑
上
的
照
片
都
說
明
了
威
尼
斯
人
的
長

壽
。
這
兒
的
人
以
家
族
為
務
，
有
些
墓
園
都
在

閘
前
刻
上
了
家
族
的
姓
氏
，
內
裡
埋
葬
了
一
個

家
族
的
好
幾
代
人
。

奇
怪
的
是
威
尼
斯
人
不
介
意
用
絲
製
的
人
造

花
，
務
求
墓
碑
上
的
花
瓶
常
裝
載
一
束
黃
白
間

紫
的
花
朵
，
使
整
個
墳
地
充
滿
色
彩
。
墳
場
島

上
邊
閘
門
穿
往
海
旁
，
閘
口
是
一
個
平
台
，
是

用
以
海
葬
的
最
佳
地
域
，
惟
威
尼
斯
人
還
是
喜

歡
塵
歸
塵
，
土
歸
土
。
至
於E

xcelsior
H
otel

，

是
一
年
一
度
威
尼
斯
電
影
節
舉
行
的
重
鎮
，
每

年
到
訪
的
演
員
藝
人
星
光
熠
熠
。
酒
店
自
上
世

紀
始
已
是
個
地
標
，
當
年
選
美
舞
會
名
人
豪
宴

的
舊
照
片
掛
滿
酒
店
大
堂
，
美
麗
人
兒
永
垂
不

朽
。對

於
威
尼
斯
人
來
說
，
生
的
光
榮
死
的
華

麗
，
都
曾
是
精
雕
細
琢
的
事
，
如
今
慶
幸
留
存

的
，
是
不
讓
遊
人
打
擾
的
原
居
民
生
活
，
我
行

我
素
。

生死威尼斯

百
家
廊

任
　
方

重新開始

范　舉

談

楊振耀

打盡
吳康民

語絲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下）棣棣離婚了


